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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譯釋及相關問題考證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編號為 G21.055[10705]西夏文殘經藏甘肅省博物館，它是已故甘肅省博物館研

究院陳炳應先生當年從古舊書刊中發現，後交由甘肅博物館收藏，現刊布在《中

國藏西夏文獻》（第 16 冊）「甘肅編」中，刊布者將 G21.055[10705]殘經為《華嚴

經普賢行願品》，實際上，它是由《普賢行願品疏》序和《普賢行願品》兩部分組

成，經文中有不連續的 16 折頁的西夏文旁邊注有漢字。因《普賢行願品》的內容

與漢文本基本一致，且大家都比較熟悉，故此不做考釋研究。本文僅對其「疏序」

及相關問題進行譯釋考證，通過對疏序用詞的比較可以發現，西夏文譯本並沒有

嚴格按照漢文本進行逐字翻譯，而是在理解漢文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的特點或當

時習俗對一些文字進行了改動，存在一定特色。這既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頌

經來保佑國祚長久的美好願望，也彰顯國家佛教之興盛。「疏序」在俄藏黑水城漢

文《普賢行願品》（TK-142）中也有保存，為金刻本。它是澄觀所述，澄觀是唐朝

著名高僧，被尊崇為華嚴四祖，參與貞元年間《華嚴經》的翻譯，並為其作疏文

十卷。《普賢行願品》、疏序不僅在唐朝流行，而且也傳入西夏。西夏文《普賢行

願品》疏序（G21.055[10705]）雖版式和靈武出土的元印西夏文《華嚴經》相同，

但其沒有帙號出現，結合經文中西夏字旁邊標注漢字等情況，我們可以確定其為

單刻本或私刻本，不是用來收藏的，而是供信眾習誦佛經所用。 

關鍵詞：甘肅博物館藏、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西夏文譯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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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編號為 G21.055[10705]西夏文殘經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它是已故甘肅省博物館

研究院陳炳應先生當年從古舊書刊中發現，後交由甘肅博物館收藏，未標具體出

土地點。現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6 冊）「甘肅編」中，刊布者將 

G21.055[10705]殘經定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下簡稱《普賢行願

品》），經折裝，黃麻紙，高 31.7 釐米，寬 12.2 釐米，上下雙欄，欄高 24.4 釐米，

活字版，存經文 64 面，尾殘，約缺 5 面，面 6 行，行 17 字1，經文中有不連續的

16 折頁的西夏文旁邊注有漢字。2實際上，西夏文殘經（G21.055[10705]）是由《普

賢行願品》疏序和《普賢行願品》兩部分組成。《普賢行願品》於貞元年間由般

若、澄觀等翻譯完成，澄觀作疏十卷解釋經文。《普賢行願品》被認為「是華嚴

之關鍵修行之樞機」3，約在晚唐五代時期最後一品單獨流行。 

《普賢行願品》也是西夏時期最為流行的佛經之一，4除國內藏品外，在俄藏

黑水城西夏文和漢文文獻5、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6中也有大量藏品，分為漢文刻

本、西夏文刻本和金刻漢文本等。西夏文本的辨識自聶曆山始，他與日本學者石

濱純太郎先生合作對《普賢行願品》進行解讀和研究。7對《普賢行願品》的正式

著錄見戈爾巴喬娃和克恰諾夫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之第 350 種，8此書中作者

同時又把一個刻本蝴蝶裝西夏文《普賢行願品》誤斷為「西夏文學原著」，名為「到

賢」，這是因為蝴蝶裝刻本首尾皆殘，僅在版口處保留了書題的簡稱「到賢」（實

                                                        
1 筆者按，《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在介紹此經版式時，將經文字數誤定為 16 字，其實滿行應

為 17 字。 
2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頁 32。 
3 道［厄殳］集，《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大正藏》冊 46，第 1955 號，頁 1004 中 5。 
4 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頁 5。 
5 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獻第 92-96 號，西夏特藏 350 號為《普賢行願品》，有刻本蝴蝶裝，第 92-95

號，館冊 777、778、7125、3697、6372、6171、4350、2833、6874 號。有刻本經折裝，第 96 號，

館冊 226、746 號，參見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318-320. 

漢文《普賢行願品》為刻本-經折裝，分甲、乙、丙、丁、戊等版本，共 24 個編號，7 個版本，即

天盛十三年（1161）版（2 個單行印本）、乾祐二十年（1189）版（13 個單印本）、天慶三年（1196）

（5 個單印本）以及大安十一年（1085）版、12 世紀上半期版和 12 世紀中期的版本（各有 1 個單

印本），參見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漢文遺書敘錄》，頁 5。 
6 編號為 or.12380-3084aRV(K.K.ll.0232.cc.)和 or.12380-3084bRV(K.K.ll.0232.cc.)等殘經是《普賢行

願品》，參見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殘葉考釋〉，頁 182-183。另外，崔紅芬在新近

結項的課題中考證另有 Or.12380-2964(K.K.II.0240.bb)、Or.12380-2968RV(K.K.)等 30 多件也為《普

賢行願品》殘經。 
7 聶曆山、石濱純太郎，〈西夏語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Mayra”№2，

國際佛教學研究所，1933 年。又見 Н.А.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т.1, стр.93. 
8 З. И.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стр.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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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是「普賢」二字），而編者又誤識西夏「普」字為「到」的緣故。91977 年西

田龍雄在自己著作中指出了這一錯誤，並提及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第 2967 號殘

葉也是《普賢行願品》。101999 年，克恰諾夫對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

分所收藏的全部西夏文《普賢行願品》作出了鑒定，原來誤識定名的「到賢」也

已改正了過來。11崔紅芬曾對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普賢行願品》進行譯釋研究，介

紹和譯釋英藏 or.12380-3084aRV、3084bRV 和 2964 的五紙西夏文佛經殘葉，給予

重新定名，糾正了刊布者的錯誤。12不僅《普賢行願品》流行於西夏，而且其疏序

也隨之傳入，因《普賢行願品》大家比較熟悉，故我們不對其經文進行考釋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首次對甘肅省博物館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

（G21.055[10705]）及相關問題進行譯釋考證，並與俄藏金刻漢文本疏序進行比較

研究。 

二、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譯釋 

在已經刊布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中我們未見到「疏序」存在，俄藏黑

水城漢文文獻中保存一篇金安亮在其亡妣百日之辰所刻《普賢行願品》（TK-142）

有澄觀述疏序，正好可以和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

（G21.055[10705]）進行比較研究。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存 9 折面，

共 50 行，每折 6 行，行 17 字（除標題和偈頌外）。現將西夏文疏序進行錄文對譯

如下（錄文與刊布西夏文保持一致，僅在每行前加注數字，表示行數，便於閱讀）： 

1、  

大方廣佛華嚴 經典 普賢行願品 疏序 

2、  

今朝13真界萬法依始空有繞而相絕言象入 

3、  

而跡無妙有得時不有真空得時不空生滅 

                                                        
9 З. И.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стр.60. 
10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冊 3），頁 22。 
11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стр.318-320. 
12 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殘葉釋讀〉，頁 182-183。 
13 漢文本為「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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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時真常緣起得時相照我佛所得真覺妙 

5、  

行塵習閑淨萬化國壽夜寂一虛之中功動 

6、  

萬刹融以相攝 聲光傳以遠照我皇得依虛 

7、  

已明悟大安穩和聖文百王之掩清（淳）風萬14 國 

8、  

之吹玄化解以夢覺天真得以性情因此大 

9、  

虛不有故邊際無照張可不真界不有故虛 

10、  

空等心淨可無明也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典者是義趣窮盡其源流了 

12、  

故廣閑至遠繞攝幽邃思議可不也其源指 

13、  

故情塵經有智海外無妄惑非取重玄不空 

14、  

四句火之莫焚萬法門內皆入二際而不 

 

                                                        
14 漢文本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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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千變動而非多事理相貫雙除性以相 

16、  

融盡可無秦鏡15 所若相照帝珠相同（像）遇攝重 

17、  

重光融歷歷等顯因此頃刻變幾功圓了微塵 

18、  

中佛境見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佛作眾生心 

19、  

中諸佛念念真證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競 

20、  

一毫（昧）善經空界盡亦無窮其定語故真昧 

21、  

而心無萬動然而常寂海湛真智光性空攝（含） 

22、  

星列（羅）法身影心水顯圓音扣非永常善果海 

23、  

念離心以傳萬行照除又齊修漸正（頓）礙無又 

24、  

二入16 四心17 廣教八難頓超而一極高宣二乘 

                                                        
15 「秦鏡」亦作「秦鑒」，相傳秦始皇有一方鏡，能照見人心的善惡。《西京雜記全譯》卷三

「咸陽宮異物」記載：「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曆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

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參見《西京雜記全譯》

卷三「咸陽宮異物」，頁 103。） 
16 陳義孝編，《佛學常見辭彙》解釋「二入」即「理入」和「行入」。「理入」是由「理性」著手，

覓求真本，入佛知見；「行入」是由「實踐」著手，實踐修心，磨煉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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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聽絕也 其如器者 百城 味聞一道慧依明正 

26、  

南為故方皆南也我益親（友）為故人皆親（友）也三 

27、  

毒與遇三德圓一塵中入一心淨千化以思 

28、  

之不變萬境道于依然文殊之妙智與合初 

29、  

心以顯明普賢之玄門於連別體有未曾其 

30、  

趣失故餘劫中勞苦緣修其門得故一朝時 

31、  

諸佛于等玄矣妙矣廣矣大矣真諦諸佛盡 

32、  

具明藏幽典拔具幽趣慧日升以妄閑慈風 

33、  

扇以夏18 長性相之謀大諸經之光彩成頓正 

34、  

正明于黎明如勝淨於坐除如渡矣然玄寫 

35、  

百千淵關半掩我皇國治德乾坤合光萬方 

                                                                                                                                                                   
17 「四心」即「四無量心」，指慈、悲、喜、舍四種心，佛教四種廣大利他心。 
18 漢文本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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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宅重傳來奉東風陽19 入西天國海渡以實奉 

37、  

南印御書北闕宗界以敬舉明詔曰授真明 

38、  

重譯大句光闡義新增盛 澄觀思顧其然利 

39、  

有明盛時遇譯圓處使詔承幽贊蹈躍戰兢 

40、  

反復愚思露池天落百川味得隨喜 塵華嶽 

41、  

布千丈高為無有大方廣者證所法也佛華 

42、  

嚴者證者人也 虛空極量難體邊際無大也 

43、  

海水飲盡難法門盡無方也塵刹碎算難功 

44、  

量者無廣也覺覺所離萬法之幽邃顯佛也 

45、  

萬行壯麗眾德榮耀華也此行德圓彼十身 

46、  

飾嚴也玄妙貫攝真光彩成經典也總此八20 

                                                        
19 漢文本為「律」。 
20 漢文本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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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字以一部之宏綱為此者盡無法門思故半 

48、  

如渡矣 

49、    

首稽依歸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50、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玄妙之昧祐得 

在西夏文與漢文對譯基礎上，對疏序進行翻譯並添加標點如下： 

今朝真界，萬法依始。繞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妙有得時不有，真空

得時不空；生滅得時真常，緣起得時相照。我佛所得，妙行真覺，閑淨塵習。夜

寂萬化國壽，動功一虛中間；融萬刹以相攝，傳聲光以遠照。我皇依虛已得明悟，

大安和穩。聖文掩（遮）百王，清（淳）風吹萬國；悟玄化以覺夢，得天真以性

情。因此，不有大虛，故不可張無邊之照；不有真界，故無可明淨等虛空心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是窮盡義趣，了其源流。故廣閑至遠，繞攝幽邃，

不可思議也。指其源，故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

莫焚，萬法門內皆入；二際21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相貫雙除，以性融相可

無盡；若秦鏡所相照，同（像）帝珠相遇攝；重重光融，歷歷等顯；因此，暫化

圓功頃刻了，見佛境微塵中。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

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竟；一昧善經，空界盡亦無窮，語其定，故真昧而無

心，然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攝（含）性空；星列（羅）法身，影顯心水；

圓音非扣永常善，果海離念以心傳；萬行除照又齊修，漸正（頓）無礙又雙入。

四心22教廣，八難23頓超，而一極宣高，二乘絕聽也。如其器者，百城聞味，一道

依慧，明正為南，故方皆南也。益我為親（友），故人皆親（友）也。遇三毒與三

                                                        
21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二際」，一涅槃際，二生死際，際者界之義。視生死涅槃有

別際者，小乘也。大乘則生死即涅槃，本無際畔，見《華嚴經》（一）。 
2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四心」，慈悲喜舍之四無量心也。 
2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八難」，謂見佛聞法有障難八處也，又名八無暇，謂修道業

無閒暇也。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鬱單越（新作北拘盧洲），以樂報殊勝，而總無苦故也；

五長壽天，色界無色界長壽安穩之處；六聾盲喑啞；七世智辨聰；八佛前佛後，二佛中間無佛法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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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圓，入一塵中一心淨；千化不變之思，萬境自然於道。與文殊之妙智合，以明

顯初心；與普賢之玄門連，未曾有別體。失其趣，故餘劫中修勞苦緣；得其門，

故等諸佛於一朝時。玄矣！妙矣！廣矣！大矣！盡具諸佛真諦，拔具明藏幽典；

升慧日以除妄，扇慈風以長夏；性相之謀大圓，諸經之光彩成；于黎明正明，如

勝淨於坐除，如渡矣。 

然玄寫百千，幽關半掩。我皇治國，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傳來奉。東風

入陽，渡西天國海以實奉；南印御書，北闕宗界以敬舉。明詔曰：授真明，重譯

大句，光闡、增盛新義。澄觀，顧思其然有利，遇明盛時，使譯場詔承幽贊。蹈

躍戰兢，反復愚思，露落天池，隨喜得百川味；塵布華嶽，無有千丈為高。 

大方廣者所證法也；佛華嚴者證人者也。極虛空難量，體無邊際，「大」也；

海水難飲盡，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難算，無功量者，「廣」也；離覺所

覺，顯萬法之幽邃，「佛」也；壯麗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此行德，飾

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成真光彩，「經典」也。 

總此八字，以為一部之宏綱，此者無盡法門，故思半，如渡矣！ 

稽首依歸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昧資之玄妙。 

三、不同版本《普賢行願品疏》序比較 

除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外，在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

文獻中也保存一篇金安亮在其亡妣百日之辰所刻《普賢行願品》（TK-142），金刻

本，經折裝，共 45 折，91 面，每面 6 行，行 15 字，上下雙邊，其中序文 10 折，

澄觀述《普賢行願品疏》序後接《普賢行願品》，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圖版把此篇

疏序添加標點列在下面，以方便與西夏文疏序的比較，同時將黑水城漢文本與《卍

續藏經》收錄《貞元新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并序內容相比較，二者不同之處，

列於注釋之中。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24 

太原府太25 崇福寺沙門 澄觀奉詔述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妙有得之而不有，真

                                                        
2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3），

頁 217-230。 
25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大」字，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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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

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我皇

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于百王，淳風吹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

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26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之心。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27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

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28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

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徹而雙亡，以

性融相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

功於頃刻，見佛境于塵毛。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

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如於29無心，

即萬動而恒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扣而長演，

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30而雙入。雖四心被廣，八難頓超，

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

益我為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

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

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杳矣！妙矣！廣矣！大矣！實乃罄31諸佛

之靈府，拔玄根之幽致；昇慧日以廓妄，扇慈風以長春；包性相之洪流，掩群經

之光彩；豈唯明逾朝徹，靜越坐忘而巳耶。然玄籍百千，幽關半掩。我皇御宇，

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

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真經32，光闡大猷33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矚

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抃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合百川之味；

塵培34華嶽，無增萬仞之高。 

「大方廣」所證法也；「佛華嚴」能證人也。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

也；竭滄溟之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

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行

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光之彩，「經」也。 

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26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大」字，頁 471。 
27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原」字，頁 471。 
28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原」字，頁 471。 
29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之」字，頁 471。 
30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得」字，頁 471。 
31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聲」字，頁 471。 
32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詮」字，頁 471。 
33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獻」字，頁 471。 
34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陪」字，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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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首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冥資贊玄妙。 

此經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796）

奉詔，令長安崇福寺內譯，罽賓三藏般若宣梵文，沙門廣濟譯語，沙門圓照筆受，

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沙門道弘、鑒虛潤文，沙門道章、大通校勘、證義，太原

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 

通過對金刻本、西夏文本和《卍續藏》之《貞元新譯華嚴經行願品疏》序的

比較可知，現存《卍續藏》與金刻本基本一致，僅個別字使用上稍有差異，參見

注釋說明。 

《卍續藏》本為《貞元新譯華嚴經疏》、敕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觀述、對疏

文十門內容概述、序文、疏文的順序，而金刻本則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

品疏序》、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詔述、序文、對普門品傳譯情況介紹、《普

賢行願品》經文的順序。西夏文本（G21.055[10705]）在格式結構上與金刻漢文本

基本相同，即《大方廣佛華嚴 經典 普賢行願品 疏序》、序文、《普賢行願品》經

文順序。西夏文本和金刻本採用直接疏序文接《普賢行願品》的形式說明《普賢

行願品》的流行，西夏本可能受到金本影響。（參見下列圖表） 

三個版本結構比較圖表： 

西夏文

G21.055[10705] 
金刻本漢文（TK-142） 《卍新續藏》第 227 號 

______ 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

詔述 

敕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

澄觀述 

今 朝 真 界 ， 萬法 依

始……總此八字，以為

一部之宏綱，此者無盡

法門，故思半，如渡

矣！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總

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

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

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

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

矣。  

稽首依歸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得昧資之玄妙。 

稽首皈依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得冥資贊玄妙。 

稽首皈依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得冥資贊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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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

G21.055[10705] 
金刻本漢文（TK-142） 《卍新續藏》第 227 號 

______ 此經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

梵本進奉大唐皇帝，于貞元

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詔，令長

安崇福寺內譯，罽賓三藏般

若宣梵文，沙門廣濟譯語，

沙門圓照筆受，沙門智柔、

智通回綴，沙門道弘、鑒虛

潤文，沙門道章、大通校勘、

證義，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

共道邃詳定。 

將釋經義，略啟十門。第

一教起因緣；第二教門權

實；第三所詮義理；第四

辯定所宗；第五修證淺

深；第六彰教體性；第七

部類品會；第八流傳感

通；第九釋經名題；第十

隨文解釋。 

 

《行願品》經文 《行願品》經文 《行願品》疏文 

西夏文本在內容、用詞等方面又與漢文本存在一定的差異。首先，西夏文疏

序沒有出現佛經傳譯的介紹，但從西夏文的翻譯可以看出，西夏文的譯者應該是

瞭解《普賢行願品》的翻譯及疏序創造的經過。西夏文省去這兩部分內容可能與

其譯者對序文某些地方的改變有一定關係。下面舉幾個例子說明西夏文與漢文本

在用詞上的差異。 

第一，西夏文本開始用「 （今朝）」，即「今朝真界，萬法依始」，而未用

漢文「大哉」，即「大哉真界，萬法資始」。「今朝」應當表示西夏，西夏人改為「今

朝」是要表達一定的意思，他們把自己所在國家比作是「偉大極致的一真法界」，

認為萬事萬物都要依靠它方能生起。這一詞語雖然有些狂傲，但也充分表明了西

夏統治者崇佛之誠和民眾信仰之盛。 

第二，漢文本「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

得之而交映」，西夏文則譯為「妙有得時不有，真空得時不空，生滅得時真常，緣

起得時相照」，西夏文直接把漢文「得之而」改譯為「得時」，我認為，詞語這一

微小變化使得內容簡潔明瞭，而且也表達出譯經者對佛教辯證理解，比較符合西

夏人好爽直率的性格。 

第三，漢文「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中「身刹」在西夏文則為「融

萬刹以相攝，傳聲光以遠照」，西夏文用「萬刹」則想顯示西夏境內佛教塔寺之多。

「燭」字則用西夏文「 （照）」表示，「遠照」之意並不比「遐燭」遜色，體現

西夏佛教信仰興盛，佛法弘傳廣遠，彰顯佛光普照世間之意。 

第四，漢文「百城詢友」則用西夏文「百城聞味」，西夏人用「氣味相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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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詢友」更加形象。那麼「百城詢友」的標準是什麼？西夏人認為只有「志趣

相投」才是真正的朋友，可能與西夏生活風俗和判斷敵友的標準有密切關係。 

第五，漢文「扇慈風以長春」，西夏文則改用「扇慈風以長夏」，漢文本「長

春」被西夏譯者改為「長夏」，「夏」應該是指「西夏」，他們認為只要信佛頌經，

就可得到佛陀的關照，在佛陀扇動慈悲的和風之下，才可以保佑國祚長久和人民

昌盛。這也充分體現了西夏佛教信仰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第六，漢文「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中的「重譯」西

夏文用「重傳來奉」四個字，我認為西夏文本的「傳」字比漢文本的「譯」字更

貼切，「重傳來奉」更明白無誤表達出《大方廣佛華嚴經》（40 卷）先是由南天竺

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後由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五日詔令罽賓

三藏般若等諸多僧人翻譯的實際情況。簡單的四個字把金刻本《普賢行願品疏》

序後的幾行附記的內容進行了交代，說明西夏譯經僧人比較瞭解《華嚴經》（40 卷）

傳譯的來龍去脈。 

第七，漢文本「東風入律」中的「律」字在西夏文「東風入陽」中則改為「陽」。

我認為西夏文改為「陽」字說明西夏文本借用了「律呂調陽」的典故。「律呂」是

指給古代音樂定調所用的律管和呂管，共十二根管，將十二根管分為「六陰」和

「六陽」兩組，六根單數的屬陽，叫「六律」，六根偶數屬陰，叫「六呂」。「律呂」

即可以定時間，也可用來調物候的變化，叫做「律呂調陽」。在翻譯《普賢行願品

疏》序時，西夏譯經者應是熟知「律呂調陽」的意思，所以在西夏文本中將「律」

換成「陽」，意思則完全一致。但為什麼西夏人會換成「陽」字，估計和他們生活

的環境和所處的氣候有著某種關係，西夏生活在今寧夏、陝北、甘肅河西走廊等

處日照非常充分，他們對於陽光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 

第八，漢文「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中「七字」在西夏文本中改為「八字」，

我們知道漢文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正好是七個字，而這一經名翻譯成西夏文則

是「 《大方廣佛華嚴經典》」則為八個字，這與西夏文使用特

點是有關係的。 

通過上述例證，我們可以知道，西夏文譯本並沒有嚴格按照漢文進行字面對

譯，而是在理解漢文意思的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義特點或党項人的風俗習慣對一

些詞語進行改動，西夏譯經者在比較透徹的理解漢文疏序所要表達的內容基礎

上，將疏序譯成西夏文時，對有些內容進行調整翻譯，以更加符合西夏人的習慣。

鑒於此，在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題後才沒有出現「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

觀奉詔述」字樣。西夏譯文的變動也表達出西夏人希求以崇佛誦經來保佑國祚長

久的美好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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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疏》序翻譯 

（一）《普賢行願品疏》序撰寫 

《普賢行願品疏》序是澄觀所述，澄觀唐朝高僧，被尊崇為華嚴四祖。他年

幼出家，及長多處遊學拜師，對律學、禪宗、三論、天臺、華嚴各宗教義都有研

習，又精通經傳、子、史、小學、爾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五明和密咒儀軌

等，之後以弘揚華嚴為主。澄觀曾協助般若翻譯《華嚴經》後四十分，在其翻譯

完成之後，澄觀奉命為單獨流行的《普賢行願品》（一卷）作疏以注經，可見，《普

賢行願品》翻譯完成之後，其注疏也隨後完成，解釋佛經，促進佛經的流行。 

俄藏黑水城金刻本序文提到「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五日奉詔令長安崇福寺

內譯，罽賓三藏般若宣梵文……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但翻譯完成的

時間沒有提及。 

《宋高僧傳》卷五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

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

卷，觀苦辭，請明年入，敕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

棲岩寺住……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

又詔令造疏，遂于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敕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35這段

記載時間不是很明晰，卻反映出唐德宗聞澄觀名聲，詔其入京師，與般若一起翻

譯《華嚴經》（四十卷），在其翻譯完成之後，又奉命作疏文注釋經文。 

那麼，《普賢行願品》何時翻譯完成？《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記載：「貞

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奉梵夾，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詔于長安崇福寺譯，十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譯畢，進上。」36 

《法界宗五祖略記》也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請師於崇福寺講新疏，

德宗聞其風，遣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問佛法大意。貞元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

尚書李詵，備禮迎師入京，詔同罽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荼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師

承睿旨，於元月五日為始翻譯，帝親預譯場……至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譯就，共四

十卷，進上。是年四月，帝生誕，詔請師於麟德殿，開示新譯《華嚴》宗旨，群臣大

集。師升高坐說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特回明詔，再譯真

詮。觀願多天幸，承旨幽贊，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欽，法門無

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

                                                        
35 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頁 106。 

36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 號，頁 848 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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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形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光之彩，經

也。總斯經題之七字，乃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

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贊曰：『妙哉言乎，微而且顯，

賜紫衲方袍，禮為教授和尚。』五月遣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詔令造新譯《華嚴》

後分經疏。師奉旨述後分疏十卷，《行願品經別行疏》一卷。貞元十五年，詔受鎮國大

師號，進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入內殿，闡揚大經。」37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載：「今此《花嚴》梵夾，自彼烏茶國主手自書

寫，乘航架海發使獻來，是知法王御曆不貴異貨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為上

寶，斯乃拯拔淪溺，能證菩提。以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八日，屆于長安進

奉明主。帝覽所奏，深生信焉，文字既殊，事須翻譯。般若三藏即其人焉……十

年三月發趨清涼巡禮五台至於秋首，十一年四月還至上都……聖上尊崇翻經於崇

福，代有今古正統全殊，四國欽風，萬方仰德，是日也爰剏經題名曰：《大方廣佛

花嚴經》卷第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進上，

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門圓

照筆受，保壽寺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成都府正覺寺沙門道弘、章敬寺沙門鑒靈

潤文，大覺寺沙門道章撿勘證義，千福寺沙門大通證禪義，大原府崇福寺沙門澄

觀、千福寺沙門靈邃詳定。」38 

從上述記載可知，《普賢行願品》是在貞元十四年（798）翻譯完成，澄觀隨

即奉詔作疏並於貞元十五年（799）寫完。《普賢行願品》因疏釋經文不僅在唐朝

流行，對以後朝代也產生很多影響。 

（二）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翻譯 

《華嚴經》及《普賢行願品》等傳入西夏並被翻譯成西夏文，從現有出土

資料可知，俄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館冊第 349、321、334、8326、335、339、

318、319、325、332 號）等眾多殘經都提到秉承（尊號「德成國主福盛民正大

明皇帝嵬名」）和其母（尊號「天生全能祿番祐聖正國皇太后梁氏」、「天生全能

祿番式法正國皇太后梁氏」）御譯，可以說《華嚴經》最晚在秉常時期被翻譯成

西夏文。現存明刻本漢文《華嚴懺儀》卷四十二談到「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

弘揚華嚴經疏鈔的具體情況：「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講經律論重譯諸經正趣淨

戒鮮卑真義國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傳譯經者救脫三藏魯布智雲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蘭山雲岩慈恩寺流通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39 

                                                        
37 《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義開蒙》，頁 164-166。 
38 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7 號，頁 894 上 10。 
39 慧覺，《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卍續藏》冊 74，第 1470 號，頁 355 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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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合國圖藏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前木刻版畫「西夏譯經圖」、

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敦煌壁畫題記等史料考證對《華嚴懺儀》中魯

布智雲和鮮卑真義國師進行考證，魯布智雲與白智光一起譯經，是秉常時期的

僧人，之前的鮮卑真義應更早些，即在諒祚或元昊時期，可以說西夏華嚴諸師

傳承始於諒祚或元昊時期，並貫穿西夏國祚始終。西夏不僅有帝師印造華嚴疏

鈔，而且國師開示演說疏鈔。40可以確定，《華嚴經》或《普賢行願品》在諒祚、

秉常時翻譯成西夏文，境內漢文本和西夏文本共同流行，疏序大概也在同時翻

譯完成。 

五、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版式 

刊布者將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定為活字本，那麼此西夏

文《普賢行願品》疏序又是何時何地由誰負責印刷的呢？雖宋人畢昇發明泥活字，

元朝王楨創制木活字，造活字印書法，但很難見到宋代活字印刷書籍。學界認為

在黑水城、武威、靈武和銀川等地出土了一些泥、木活字版的西夏文佛經，學者

認為，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上中下卷）是佛經是現存最

早的泥活字印本。後來，武威新華鄉亥母洞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下

卷，經折裝，每折 7 行，行 17 字）為同一版的泥活字印本，41牛達生認為此西夏

文《維摩詰所說經》是西夏後期印本。而拜寺溝方塔出土的九冊西夏文《吉祥遍

至口和本續》（蝴蝶裝，每半頁 10 行，行 22 字）是最早的木活字佛經，為仁孝時

期的印本。此外，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有《德行集》（蝴蝶裝，每面 7 行，行 14

字）、《大乘百法明鏡集》（經折裝，每折 8 行，行 23 字）等也是木活字印本，活

字印本早在西夏、宋代就已經出現。42 

因刊布者將 G21.055[10705]定為活字版，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 1917 年

在寧夏靈武出土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80 卷），二者之間是否有一定

關聯？靈武出土佛經內容豐富，出土後部分佛經便遭到散失，直至 1929 年大部分

佛經入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另有少數經卷由甘肅、寧夏、日本等有關部門及個人

收藏，現將各家收藏及複刻本加在一起計有近 80 冊，這近 80 冊西夏文佛經為唐

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其版式多為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

也有不同的版本。43 20 世紀 30 年代，羅福萇先生最早提出《華嚴經》為活字版佛

                                                        
40 筆者考證慧覺為西夏遺民，在蒙元時期出家為僧，參見崔紅芬，〈西夏遺僧「慧覺」考略〉，頁

47-57。 
41 史金波，〈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說〉，頁 39-44。 
42 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1。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頁 67-68。 
43 靈武出土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的收藏地不同，故此分別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之冊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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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後日本藤枝晃、西田龍雄及中國王靜如、史金波、牛達生等先生都延續此

說，並從不同方面論證了靈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元印木活字本。 

我們把甘博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靈武出土的西夏文《大

方廣佛華嚴經》、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和俄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進行比對，可知，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刻本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與俄

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刻本蝴蝶裝，行 15 或 16 字，刻本經折裝，行 14 字）和

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經折裝，行 14 字或 15 字）版式不同，而與靈武出土編

號為 B11.064[3.01]西夏文《華嚴經》基本一致，與靈武出土編號為 B11.062[3.15/3.16]

西夏文《華嚴經》版式、字跡不同，將圖版列於下面，以方便比較。 

  

靈武出土 B11.064[3.01] 

木活字《華嚴經》 

靈武出土 B11.062[3.15/3.16] 

泥活字《華嚴經》 

   

甘肅省博物館藏 G21.055[10705]《普賢行願品》 
武威出土《維摩詰經》

G31·029[6725] 

                                                                                                                                                                   
「北京編」、第 13 冊「寧夏編」和第 16 冊「甘肅編」中。藏于日本的見西田龍雄著《西夏文華嚴

經》（冊 1-2）。 



456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王國維先生根據元刊西夏文《華嚴經》殘卷的書跡紙墨並與西夏所刻《掌中珠》

殊（去掉）和《大宗地玄天本論》卷三末載元大德十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願文》相

比較，將靈武出土佛經定為元大德河西字（即西夏字）刊本，並認為這批佛經是由管

主八負責刊印的。44 

管主巴元代河西僧人，主持雕印包括河西字大藏經在內的不同文字版大藏

經。河西字大藏經的刻印始於忽必烈時期，成宗即位初年曾一度罷刻河西字藏經

板，《元史》載：「罷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經板。」45既罷則有，成宗罷停河西字大藏

經不久元又在杭州重開雕印，到仁宗時河西字大藏經全部雕印完畢，共 3620 卷。 

日本善福寺所藏元平江路磧沙延聖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末尾有大德

十年（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之發願文，記載了在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

刊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經三千六百二十餘卷之事： 

上師、三寶、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諸位覆護之恩，管主八誓報四恩，

流通正教，累年發心，印施漢本大藏經五十餘藏46，四大部經三十餘部，《華

嚴》大經一千餘部，經律論疏鈔五百餘部47，華嚴道場懺儀百餘部，《焰口施

食儀軌》三千餘部，梁皇寶懺、藏經目錄、諸雜不計其數。金銀字書寫《大

華嚴》、《法華》等經，共計百卷。裝嚴佛像，金彩供儀，刊施佛像、圖本，

齋供十萬餘僧，開建傳法講席，日逐自誦《大華嚴經》一百部，心願未周，

欽睹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

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

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

有餘部，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48 

《磧砂藏》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末題記（按照經題

結尾處格式錄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所印河西

字大藏經包括《華嚴經》：「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

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

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定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

有餘卷……大德十年丙午臘八日 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 管主八謹題。」49 

                                                        
44 王國維著、彭林整理：《觀堂集林》，頁 519-520。 
45 宋濂等撰，《元史》卷 18，頁 389。 
46 山西崇善寺藏本「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刊記作「漢文大藏經三十餘藏」。 
47 山西崇善寺藏本「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刊記作「經律論疏鈔三百餘部」。 
48 西田龍雄，《西夏語之研究》，卷 2，頁 297-298。王靜如，《西夏研究》（冊 1），頁 5-6。 
49《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6《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 9），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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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按照經題結尾處格式錄

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 

上師三寶加持之德 

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 

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

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錠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

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施財三百定，仍募緣于杭州路，

刊雕完備，續補天下藏經，悉令圓滿。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

人天。回向西方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海眾菩薩。祝延 

皇帝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春，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 

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50 

這些經題雖落款不同，但皆有管主八謹題，仔細分析上述題記，可以得知其

表現出不同時候已經進行過的事情：第一，管主八連續多年負責雕刊漢本、河西

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以及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它們的刊

印時間應在大德十一年以前，具體時間在下面論述。第二，管主八施資募緣分續

雕《磧砂藏》經板，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磧砂藏》又稱《延聖院本大藏經》，

最初刊板於南宋平江府陳湖中磧砂延聖院而得名，南宋滅亡，雕刊工作也中止。

到元初大德元年（1297）延聖院又恢復了刊經事業。大德三年（1299）升延聖院

為延聖寺，原來的刊經局也改為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局，形成了分工嚴謹，

由對經、點樣、管經局、提調、掌局、功德主、大檀越一班人組成，並有其他寺

院的高僧大德共同參加。大德十年（1306）大藏經局人員出現變動，出現了管主

八主緣的題記，不到一年時間已經雕刻《磧砂藏》千餘卷經板。第三，管主八再

發心願和施捨財物，從大都弘法寺請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仍募緣于杭州路，

刊雕完備，以續補天下藏經。另外又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刊印秘密藏

和《大華嚴經》板的時間應該在大德十一年（1307）。 

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

寶標目》卷九題記內容極為相近，但二者還是有些差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題

記施寫（大德十年即 1306）要比《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題記施捨（大德十一年即

1307）早一年。在《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末題記沒有提到「新刊《大華嚴經》

板八十一卷」一事，這可以說明大德年間管主八一直負責雕刊佛經，隨著雕刊進

度不同，題記內容也有所不同，但《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50 釋智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585 冊，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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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雕刊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沒有異議，這可以作為元刊刻河西字大藏經的一

個版本。同時上述佛經題記向我們透露出一個資訊，即松江府僧錄管主八負責刊

印的河西字大藏經應是雕版而非活字版佛經。 

從國圖藏品可以瞭解到元印西夏文佛經存不同版本，即大德十一年

B11·049[3.17]西夏文刻本《悲華經卷第九》、B11·050[4.01、4.02]西夏刻本《說一

切有部阿毗達摩順正理論卷第五》、B11·051[di7jian]西夏刻本《經律異相卷十五》
51，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並有「奉大元國天下一統世上獨尊福

智名德俱集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敕，印製一全大藏經流行，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太

后皇后與天壽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B11·052[1.16]西夏文刻本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題記有元皇慶

元年（1312）西夏文發願文。52 B11·055[1.17]西夏文刻本《妙法蓮華經》53，經折

裝，每折 6 行，行 16 字，無帙號。題記有「當今皇帝御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

元皇太后御印，正宮皇后御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指元武宗和仁

宗的母親，即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元史·后妃傳》載：「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名答己，

弘吉剌氏，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裕宗居燕邸及潮河，順宗俱在侍，稍長，世

祖賜女侍郭氏，後乃納後為妃，生武宗及仁宗……五月，武宗既立，即日尊太后

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四年，仁宗即位。延祐二年三月，帝率諸王百官

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
54根據題記記載西夏文《妙法蓮華經》應該在元仁宗延祐二年以後刊印的。 

另外，河西字大藏經散施河西諸多寺院的記載目前也得到證實。在敦煌莫高

窟北區第 159 窟出土西夏文刻本《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有帙號）經末

有一長方形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

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55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 內容為西夏文刻本《大智度本母》（卷第八十七，有帙號）尾題

前有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利塔寺

永遠流通供養」。56 

                                                        
51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5），頁 291-368。 
52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6），頁 3。 
53《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6）定名為《添品妙法蓮華經》有誤，應為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

見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本《妙法蓮華經》研究〉，2013 年 12 月 13-15 日普陀山佛教論壇「紀念鳩

摩羅什大師圓寂 1600 周年暨佛教教育現代化」。 
54 宋濂等撰，《元史》卷 116，頁 2900-2901。 
55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頁 148。 
5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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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北區第 159 窟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 

  

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大智度論》 

山西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西夏文內容翻譯為「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在

殘葉上方有收藏者標注「西夏文經首殘片，為西夏國王李元昊與野利仁榮所創，

元大德年間松江府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刻之一，非常貴重」內容。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論是標有元刻年代或有管主八壓捺印記的佛經都是

刻本佛經，未見活字記載。王國維在其文章中沒有提及元刊西夏文《華嚴經》為

活字本，從羅福萇最早提出《華嚴經》為活字版佛經以來，學界一直沿用此觀點。

難道靈武出土的西夏文《華嚴經》另有刊印者？ 

學界認為黑水城、武威、靈武、銀川等地出土泥活字和木活字分別有不同特

點，泥活字有字形大小不等，字體肥瘦不同，筆劃粗細不一，印墨有輕有重，經

背透墨深淺不一，有的字放置歪斜，造成印墨半深半淺，有的行格不正，行距寬

窄也不一致。泥活字易掉邊角，還有明顯斷邊現象等諸多特點。57木活字版印本除

                                                        
57 孫壽齡，〈西夏泥活字版佛教〉，《中國文物報》1994 年 3 月 27 日 3 版。牛達生，〈質疑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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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墨色濃淡不勻，字體大小不一，筆劃粗細不一外，更主要的是有挖補重印、捺

印補字，版框欄線多不銜接，版面設計隨意改變，頁碼經名用字混亂、倒字錯字

較多，有隔行竹片印痕等情況，58但是比對武威藏泥活字西夏文《維摩詰經》

（G21.055[10705]）、靈武出土木活字《華嚴經》、元大德十一年、皇慶元年刻本和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等，筆者則傾向于西夏文《普賢行願品》

（G21.055[10705]）為雕版佛經，具體情況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武威藏泥活字西夏文《維摩詰經》

（G21.055[10705]）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 

（G21.055[10705]） 

六、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版本 

國圖藏西夏文《華嚴經》（80 卷）的帙號是「解、資、產、鐵、生、東、江、

山」，在克恰諾夫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經文獻敘錄》中還提到另一套帙號即用

「大、方、廣、佛、華、嚴、經、典」八個字表示八十卷經文。59國圖藏元刊西夏

文《華嚴經》與《磧砂藏》、《普寧藏》版式是一致的，帙號卻不相同，表明西夏

文《華嚴經》有自己的帙號體系。上文中標有大德十一年刻經、皇慶元年（經折

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和有管主八壓捺印記的佛經都有西夏文帙號，而「儀天

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御印（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6 字）則沒有帙號，可

見，元代刊刻的西夏文佛經並不是所有的都有帙號，情況也較為複雜。那麼西夏

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與國圖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雖版式、

                                                                                                                                                                   
頁 71-72、83。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1。史金波，〈現存最早的泥活字

印本〉，頁 98-103。 
58 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2-73。孫昌盛，〈西夏印刷業初探〉，頁 40-41。 
59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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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一致，卻沒有出現帙號，屬於何種情況呢？ 

漢文《華嚴經》的帙號是比較複雜的，《磧砂藏》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

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載：「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天……大德十

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60這八十一卷的新刊《大

華嚴經》包括八十卷《華嚴經》和《普賢行願品》一卷，也就是說《普賢行願品》

一卷與八十卷《華嚴經》為同一套帙號。原守屋孝藏氏藏品，現藏於日本京都國

立博物館的泥金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有「杭州路奉溪界峰畫士/沈鏡

湖同男應祥繪畫/華嚴經像八十一卷」，卷尾有題記，由李慧月至元二十八年施經。
61根據李際寧考證，李慧月是入元的西夏遺民，生活的時期在西夏末年到元至元末

年以前，他所施印的漢文佛經主要產生於元代杭州地區，其中相當部分為《普寧

藏》。62元代漢文《普賢行願品》放入八十卷《華嚴經》中，八帙八十一卷，那麼

元刊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是否也存在這種情況，所以在

《普賢行願品》中才沒有出現帙號。 

崇善寺藏《磧砂藏》本《大華嚴經》末函，即「臣」字函中還有元延祐六年

（1319）刊本的唐般若譯《普賢行願品》一卷，每版 30 行，行 17 字，全卷也無

千字文函號。據《宮內省圖書寮一切經目錄》載《崇寧藏》目錄中《普賢行願品》

一卷與《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釋華

嚴經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金獅子章》一卷、《大

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一卷、《孛長者事蹟》一卷的帙號為「頗」字。63 

另在山西省博物館藏《注華嚴法界觀》一卷，無千字文函號，唯見版間折縫

處有小注「合論十三帙法界觀八」一類字樣，表示《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十二

帙及《法界觀》等一帙，共十三帙，「八」是紙次編號；又可認為，《崇寧藏》的

千字文編號實際上止於第 582 函「土」字，因為最後 13 函無千字文函號。64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到底屬於哪一種情況？其沒有

標注帙號，再結合西夏經文旁標注漢字的現象，我們可以理解為單刻本或私刻本，

不是用來收藏的，供信眾誦經和習讀佛經所用，這與《普賢行願品》非常流行有

密切關係： 

《普賢行願品》是西夏剃度番、漢出家僧人所必須誦讀佛經之一，足見西夏

統治者和信眾對《普賢行願品》的重視。《天盛律令》卷十一「為僧道修寺廟門」
                                                        
60《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5，頁 74。 
61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206。 
62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207。 
63 高楠順次郎編，《昭和法寶目錄》（卷 1），頁 790。 
64 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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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番、漢、羌行童中有能曉誦經全部，則量其業行者，中書大人、承旨中當

遣一二□，令如下誦經十一種，使依法誦之。量其行業，能誦之無障礙，則可奏

為出家僧人。番羌所誦經頌：《仁王護國》、《文殊真實名》、《普賢行願品》、《三十

五佛》、《聖佛母》、《守護國吉祥頌》、《觀世音普門品》、《竭陀般若》、《佛頂尊勝

總持》、《無垢淨光》、《金剛般若與頌全》。漢之所誦經頌：《仁王護國》、《普賢行

願品》、《三十五佛》、《守護國吉祥頌》、《佛頂尊勝總持》、《聖佛母》、《大□□》、

《觀世音普門品》、《孔雀經》、《廣大行願頌》、《釋迦贊》。」65 

《普賢行願品》不僅是試經度僧必須考核的內容，而且也是西夏寺院選舉座

主時需要解說的經典之一，《天盛律令》卷十一「為僧道修寺廟門」載：「國境內

番、漢、羌中僧人、道士所屬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有為座主者時，

能完整解說般若、唯識、中道、百法、華嚴行願等之一部，解前後義，並知常為

法事者，國師及先住座主、別有巧智師傅等，當好好量其行，真知則居士、行童

可入僧人中，衣緋，為座主，勿得官。先前僧人、道士□道士者為僧人，彼等一

律先黃衣者當衣緋而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66 

此外，在西夏佛事活動中，《普賢行願品》常常施捨經文之一，有皇室刊印施

捨的，有一般僧人印施。《普賢行願品》（TK-98）是羅皇太后于天慶三年（1196）

在仁孝去世三周年齋戒法會上刊印施捨的，羅皇后刊印《普賢行願品》的發願文

為：「伏願仁宗皇帝，佛光照體，駕龍軒以游淨方；法味資神，運夔乘而御梵刹。

仍願蘿圖鞏固，長臨萬國之尊；寶曆彌新，永耀閻浮之境。文臣武職，等靈椿以

堅貞；玉葉金枝，並仙桂而欎翠。兆民賀堯天之慶，萬姓享舜日之榮。四生悉運

於慈航，八難咸沾於法雨。含靈抱識，普會真源矣。」67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十）（TK-88）印施題記載：「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

門守瓊散施此經功德。大安十年（1083，惠宗在位）八月日流通。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普施盡法界，萬類諸含識。依經行願行，廣大無有盡。滅除惡業罪，

速證佛菩提。」68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西夏時期刊印《普賢行願品》或為亡者追福，或是出

於虔誠信仰，或僧童習讀或座主宣講。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

經文旁標注漢字的現象，正說明其被廣大信眾或僧童用來學習和誦讀佛經之用。

                                                        
65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頁 404-405。 
66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頁 403。 
67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頁 372。 
68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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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對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進行譯

釋，並與《卍續藏》本和黑水城金刻漢文本進行比對研究，可以確定《卍續藏》

與金刻本基本一致，僅個別字使用上稍有差異，《卍續藏》本是序文後接《普賢行

願品疏》（10 卷）。而西夏文本（G21.055[10705]）與金漢文本在格式結構上相同，

即序文後接《普賢行願品》經文。西夏文本與金刻漢文本在用詞等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異，西夏文譯本並沒有嚴格按照漢文進行字面對譯，而是在理解漢文意思的

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義特點或党項人的風俗習慣對一些詞語進行改動，西夏譯經

者在比較透徹的理解漢文疏序所要表達的內容基礎上，對有些內容進行調整翻

譯，以更加符合西夏人的習慣和表達出西夏人希求以崇佛誦經來保佑國祚長久的

美好願望。接下來對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版式、版本等進行考證，並通過

比對西夏文泥活字、木活字等版本，結合元代刊印佛經等材料，筆者傾向于西夏

文本疏序是刊印本，而非活字本，屬於單刻本或私刻本，與當時西夏境內《普賢

行願品》的盛行有密切關係，是供廣大信眾或僧童用來學習和誦讀佛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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